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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                ，性别      ，    岁，生于       年       月      日，住址：                                                                 （身份证地址）联系电话：                                          。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有限公司，住所地：                             （公司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
再审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                      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号民事判决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再审请求：
1、 请求贵院依法撤销      省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号民事判决书和     省     市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号民事判决书第                项。
2、 请求由贵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一审的各项请求请求。
3、 请求贵院判决一审、二审、再审的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再审申请人于          年入职，岗位是                    ，入职体检时身体正常，由于工作中接触______________等有毒有害物质，导致再审申请人于__________年___月____日经_______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经__________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经__________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____级伤残。
由于再审被申请人为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劳动防护用品未能起到有效防护的目的，导致再审申请人职业病的发生，应承担放任事故发生的过错责任。再审被申请人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了再审申请人的残疾性人身损害结果的发生。再审申请人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等法律依据，要求再审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营养费等赔偿主张依法诉至       市        区人民法院。
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
首先，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的徇私枉法，完全不理会法律的意义和适用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并无关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用工期间遭受工伤后可再次获得赔偿的相关规定，驳回申诉人的赔偿主张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其中也并未规定职业病病人不能依据该法主张民事赔偿权利，因此，原审法院显然有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司法追诉精神。
其次，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由全国人大委员会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只是由全国人大授权对法律进行解释 ，即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立法权！原审法院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其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应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驳回申请人的人身损害赔偿主张，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权限，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条例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法律规定。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职业病病人的民事求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并不具备这样的权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应理解为先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处理，而不能未经《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程序处理即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且此条并没有明确劳动者按《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后，对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排他性规定。
同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八条 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的，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还可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但该损害赔偿应扣除劳动者因职业病享有的工伤社会保险利益等法律依据。因此，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违法裁判！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立法法》的真实意义，没有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法律适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是特别法，本案应优先适用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
本案属于民事侵权的生命健康权纠纷，是用人单位故意不遵守法律，故意不履行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众多法律规定了受害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也是《宪法》之人权平等的立法目的的重要体现。《民法通则》第5条、第98条、第106条、第111条、第119条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制裁侵权行为，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合同法》第107条、第112条中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第122条中，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安全生产法》第48条、《职业病防治法》第58条中都规定了受到伤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外，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2）21号）第28条：“劳动者被诊断患职业病的，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外，还可以按照《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但该赔偿应当扣除劳动者因职业病享有的工伤保险利益”，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高法发（2017）147号）第15条：“劳动者因安全生产事故或患职业病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如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劳动者已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本质上相同，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若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高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数额，则不再支持劳动者相应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请求。”再审申请人在本案的诉求中已经把工伤保险待遇扣除了。
需要说明的是《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劳动合同法》《劳动防护用品作业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防护条例》等众多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义务，没有尽到责任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用人单位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中“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约定”的情形，损害更不是第三人造成的。所以原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作为判案依据，不论是从法律适用阶位、还是适用内容上，都与此案件不符。是对受害人“请求赔偿权”的片面扼制！更是明显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放纵。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对员工造成了事实的伤害，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这种侵权行为进行了人为的割裂，这种行为对法律的误读、错误的适用，更助长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侵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暗示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可以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一个事实。
《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因工做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且《工伤保险条例》采用的是广覆盖、低补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偿，此补偿远远不足以受害人因患职业病而受到的损害的损失。《工伤保险条例》中也没有禁止职业病工伤的受害人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向侵权人（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待遇之外，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不论是在事实认定上，还是在法律适用上，都是非常明显的错误，且拒不纠正，再审申请人倍感不公，如果侵权者都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那这个社会如何有公平正义，国家如何实现长治久安，这与党中央依法治国的理念相背离！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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